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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驾驶者的不良情绪是导致交通事故的重要诱因，“路怒”是驾驶中不良情绪的极端表现，预防“路怒”

的发生对保障交通安全有重要意义。本文回顾了驾驶过程中“路怒情绪”的实时调节方法，这包括驾驶

环境的调控、利用语音助手对驾驶者进行的情感支持和利用生物反馈技术进行的驾驶情绪调节。目前调

节技术已有长足发展，但仍存在一些局限和挑战，未来的研究需要从有效融合多模态技术、研发路怒的

个性化干预手段、注重车内因素对路怒的诱发三个方面进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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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drivers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raffic accidents, and 
road rage represents the extreme manifestation of such negative emotions during driving. Prevent-
ing the occurrence of road rage holds crucial significance for ensuring traffic safety. This article re-
views the real-time regulation approaches of driving anger in the driving process, encompa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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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ulation of the driving environment, the provision of emotional support to drivers through 
voice assistants, and the modulation of driving emotions by means of biofeedback technology. Cur-
rently, although the regulation techniques have witnessed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certain limita-
tions and challenges persist.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be further intensified in three aspects: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multi-modal technologies,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intervention 
measures for road rage, and the focus on the factors within the vehicle that trigger road 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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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3》的数据，2022 年我国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数量高达 25 万起。研究者发

现，驾驶者的不良情绪是导致这些事故的诱因之一(Braun et al., 2019b; Deffenbacher et al., 2007; Zimasa et 
al., 2017)。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如愤怒和悲伤，会显著影响其警觉性和决策能力。美国汽车

协会(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AAA)对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定义是：驾驶者故意采取的、可能增加

交通事故风险的行为，这些行为通常是由愤怒、焦虑、敌意等负面情绪，或出于节省时间的目的所驱动

(AAA Foundation for Traffic Safety, 2009)。“路怒(Road Rage)”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

国，它通常被视为攻击性驾驶的一种表现形式。路怒被定义为对其他驾驶者的敌对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尾随、言语辱骂等(Shinar, 1998)。但也有研究认为，路怒仅指那些更加极端的、可能导致直接对抗的攻击

性或威胁行为，例如故意撞击他人车辆、下车发生肢体冲突等(Wells-Parker et al., 2002)。 
研究表明，路怒与攻击性、冒险性驾驶以及驾驶失误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与道路交通事故的

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Zhang & Chan, 2016)。如何在驾驶过程中有效调节路怒情绪，已成为研究者关注的

焦点问题。过去对于路怒的干预往往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如放松训练等(Deffenbacher, 2016)，但这些方法

需要事先练习且受个体差异影响，在实际驾驶中难以快速调节情绪。如今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
teraction, HCI)的应用已经延伸至视觉、听觉、嗅觉、温度感知等多个感官维度的交互体验(Wang et al., 
2022b)。在驾驶领域，通过先进的 HCI 技术，智能车载系统不仅能根据驾驶员的语言指令调整车内环境、

播放音乐或导航，还可以通过情绪识别实施相应的车载环境动态调整，从而创造出一种既能满足功能性

需求又能兼顾心理舒适度的驾驶体验，有助于降低驾驶情境下的潜在风险发生。目前基于感官通道的驾

驶环境调节技术、借助语音助手提供的情感支持，以及运用生物反馈技术进行情绪调节的方法，都已应

用于实践中。 

2. 驾驶环境的调控 

车载环境是驾驶员身处的物理空间，通过合理运用车载环境中的多感官刺激可以调节驾驶员的路怒

情绪，这种方法主要利用特定的物理刺激来触发和改变人的情绪反应。 

2.1. 利用视觉信息的驾驶情绪调节 

视觉可以与情绪相互影响，一些视觉刺激会产生相应的情绪唤醒(Nicol et al., 2013; Shang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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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光照设计能有效引导视线焦点，赋予环境色彩层次(David et al., 2019)，合理的光照设计可以在特定

场合微妙地调节人们的情绪并提升整个空间的舒适度与和谐感(Xie et al., 2022)，减少用户的消极情绪，

增加积极情绪(Xiong et al., 2022)。 
车辆人机界面中的视觉属性同样可以调节驾驶者的情绪(Li et al., 2022b)。环境色彩主要通过亮度和

饱和度两个关键维度影响和调节情绪，亮度与饱和度较高的颜色往往更能触发愉悦情绪，前者与低唤醒

的情绪状态相关联，后者与高唤醒的情绪状态相关联(Valdez & Mehrabian, 1994)。如黄绿色的光有助于调

节驾驶者的悲伤情绪，当蓝、黄色的光刺激活跃时，则对调节愤怒情绪有所帮助(Li et al., 2022b; Spiridon 
Fairclough, 2017; 李正盛等，2021)，而车内红色的光比其他颜色更能引起紧张感、情绪低落等负面情绪

反应(Kim et al., 2022; Kim et al., 2021; Li et al., 2022b; 李正盛等，2021)，在驾驶中应当减少使用。 
除了氛围光的颜色对情绪有调节作用，灯光变化对情绪也有影响。呼吸灯是通过周期性的光线变

化而创造的一种动态光照环境，也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帮助驾驶者调节情绪。呼吸灯设计能够

显著降低人们受到情绪刺激后的 EDA 值和心率，说明呼吸灯有助于减少情绪刺激后的生理唤醒水平

(Wang et al., 2022a)。在驾驶情境下，平滑过渡的呼吸灯效相较于闪烁的灯光效果能获得更良好的视觉体

验，更受驾驶者青睐。同时，高频的闪烁灯光容易引起驾驶者的紧张情绪，更适合作为一种警告信号。

在驾驶中，选择更为舒缓、低频变换的灯光模式，能够提供更为舒适的驾驶环境并有助于行车安全(Kim 
et al., 2021)。 

2.2. 利用听觉信息的驾驶情绪调节 

音乐通过激活大脑中与情感相关的多个区域(如杏仁核)、影响神经递质的释放(如多巴胺)以及触发生

理和情感反应，从而显著调节人的情绪状态和影响驾驶行为(Braun et al., 2021; FakhrHosseini & Jeon, 2019; 
Kim et al., 2022; Navarro et al., 2023; Ouyang et al., 2023; Schaefer, 2017; Zhang et al., 2024)。听觉刺激与呼

吸信号之间存在着关联，研究发现音乐具有调节呼吸的作用(Innocenti et al., 2022; Reza Namazi, 2017)，进

而增加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减少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有助于降低 HR 和血压、提高 HRV，从而改

善情绪(Shao et al., 2024)。柔和、慢节奏的音乐可以通过调节驾驶者的呼吸频率缓解驾驶的负面情绪(Braun 
et al., 2021; Ouyang et al., 2023)。但音乐受个体差异的影响较大，不同参与者对同一首音乐的反应可能是

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Chamorro‐Premuzic & Furnham, 2007; Kim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蕴含悲

伤、失望或遗憾情绪的消极音乐，反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其驾驶表现和决策判断，促使驾驶者的驾驶行为

呈现更加激进的趋势(Navarro et al., 2023)。但当驾驶者自主选择播放音乐时，缓和路怒情绪的音乐调控策

略往往面临执行上的挑战，难以有效应用。 

2.3. 利用嗅觉信息与温度感知的驾驶情绪调节 

嗅觉通路和大脑边缘系统之间有大量重叠部分，与视觉刺激相比，气味能够更强烈地调节杏仁核的

神经元反应(Billot et al., 2017)。嗅觉调节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来改善驾驶员的情绪，但研究也发现，

不同个体对气味的反应存在差异。佛手柑、紫苏、沉香木、茉莉精油等诸多嗅觉刺激均能有效地调节驾

驶者的愤怒情绪(Kim et al., 2022; 唐帮备等，2023；王晴艺，2022；魏婷，2024)，未来可能需要个性化的

嗅觉刺激选择，以更好地满足不同驾驶员的需求和偏好。 
驾驶环境的温度对驾驶员的情绪和警觉性也有影响，在高温环境下，驾驶者更容易出现路怒倾向

(Kenrick & MacFarlane, 1986)。研究表明，适度的冷气流刺激可以提升驾驶员的警觉性，并增加交感神经

活动，从而带来更好的驾驶表现。然而，这种效果往往是短暂的，通常在刺激结束后几分钟内就会减弱，

因此需要进行间断的温度刺激(Schmidt et al., 2017; Schmidt & Bulling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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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语音助手对驾驶者进行情感支持 

人类作为社会性生物，除了通过物理刺激进行情绪调节外，社会心理因素也在情绪管理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对愤怒情绪的缓解同样有作用。语音助手作为一种新兴的 HCI 技术，正成为驾驶情绪调节的重

要工具。 
通过集成共情计算能力，语音助手能够模拟和理解人类的情感反应(Hu et al., 2023; Sharma et al., 2023; 

Yalçın & DiPaola, 2020)，在出现负面驾驶情绪时提供共情交流、积极反馈，与驾驶者产生情绪共鸣、传

染，帮助驾驶者进行认知重评，有效降低驾驶过程中的愤怒情绪(Braun et al., 2019b; Li et al., 2020; Wu et 
al., 2022; Yoo et al., 2023; Zhao et al., 2024)。Braun 等人(2019b)，Hu 等人(2023)和 Zhao 等人(2024)均发现

共情语音助手能通过提高情景意识以优化接管绩效、驾驶表现，从而提高驾驶安全性。此外，能够提供

个性化语音的语音助手可以更好地改善驾驶体验和增强驾驶者信任度，如使用亲近人士的语音、服从性

语音、幽默语音等可以给予驾驶者更多的情感支持，帮助其更好地调节情绪，有效减少愤怒及其引起的

分心和路怒行为(Braun et al., 2019a; Wu et al., 2022; Yoo et al., 2022; Zhang et al., 2023)。而语音干预中的

积极评论和责备他人策略可以更有效地减少驾驶员愤怒状态，且不会增加认知负荷(Li et al., 2020; Yoo et 
al., 2023)。随着 AI 的不断发展，语音助手在驾驶中的应用将更加广泛，为驾驶员提供更加人性化的交互

体验。 

4. 利用生物反馈技术进行驾驶情绪调节 

生物反馈技术通过心理暗示展现出改善驾驶情绪的潜力。如 Ota 等人(2024)使用了更慢的听觉假心

率(Auditory False Heart Rate)，即采用比驾驶者自身更低的心率的模拟心跳声，能够显著减少驾驶中的认

知负荷以及挫败感，改善驾驶者情绪。Li 等人(2022b)发现，与给驾驶者呈现消极表情相比，积极表情在

调节驾驶员愤怒情绪方面更有效。Yu 等人(2024)通过在 AR-HUD 中显示笑脸表情，增加了驾驶者与车机

之间的社交互动感，使其感受到了更多的快乐与满足感。 

5. 未来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路怒情绪的实时调节技术可以从车载环境的多感官调控、情感支持类语音助手的设置以

及生物反馈技术的应用等方面实现。但以车内情绪识别和调节系统为例，尽管这些技术被视为创新前沿，

已经在一些车型(AION Y、哈弗初恋、起亚 R.E.A.D.系统)上进行了初步应用，它们声称能够根据驾驶者

的情绪状态调整氛围灯、播放音乐等，以提升驾驶体验。但在实际应用中，这些系统大多还处于初级阶

段或仅作为概念验证，其在个性化适应性和实际效用方面仍存在不足，导致用户对这些系统的接受度并

不高。未来可以尝试将上述多种调节手段协同应用，构建一个综合的多模态情绪支持系统。该系统将根

据驾驶者的个体差异和实时情绪状态，动态调整干预策略，以实现对驾驶者情绪的个性化精准干预。 

5.1. 有效融合多模态技术 

相比于研究中对单一技术或方法的验证，目前路怒监测与调节领域的有效专利大多同时采用了多种

技术对路怒情绪进行识别和干预。然而，多模态不等同于单模态的简单加总，不同模态之间的信息可能

存在冗余或矛盾(Gandhi et al., 2023; Lahat et al., 2015)。同时，在驾驶中由于路况复杂程度以及个体差异，

驾驶者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和认知负荷的感受各不相同(Agrawal et al., 2022)，随着调节技术越来越多，驾

驶者需要同时注意道路、车辆信息，还受到如语音提示等干预刺激，可能引发认知过载，即信息量超过

其认知处理能力时发生的现象(Sweller, 1988)，反而会影响到驾驶安全。因此，如何有效地整合多模态信

息以提高怒路情绪调节的有效性是一个挑战。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2851


江靖恺 等 
 

 

DOI: 10.12677/ap.2024.1412851 32 心理学进展 
 

此外，现有的调节技术在实验室条件下表现良好，但在实际驾驶环境中的有效程度以及时效性还有

待验证，特别是在复杂或极端的天气和光照条件下，以及在极度拥堵等恶劣的路况环境下(Katiyar et al., 
2024)。因此，车辆接管技术被广泛采用作为一种预防路怒的保底方案，当检测到驾驶者出现严重的路怒

情绪时，会自动采取措施，如降低车速、实施停车，或者直接切换到自动驾驶模式，以防止驾驶者因情

绪失控而采取危险或破坏性的行为(例如，丁同强等，2024；臧珂欣等，2024)。 

5.2. 开发个性化干预手段 

个体在情绪调节以及偏好方面都存在着差异(Chamorro‐Premuzic & Furnham, 2007; Kim et al., 2022; 
Larsen, 2000; Sorella et al., 2022)，如特质愤怒高的驾驶者本身出现愤怒以及路怒行为就更频繁(Deffen-
bacher et al., 2007; Ge et al., 2017; Wang et al., 2024)；再比如有些人可能对音乐干预更为敏感，而另一些人

可能使用视觉或嗅觉刺激效果更优(Braun et al., 2019b; Kim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4)。 
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这些个体差异，设计实时信息及其传递系统时考虑驾驶员的认知和心理

因素，开发个性化的调节方案。例如，可以利用 AI 根据驾驶者的情绪状态和偏好自动调整干预措施，如

在长期驾驶中智能分析何种情绪调节策略更适合于驾驶者，或智能结合多种策略协同调整，同时还要保

证这些干预策略不干扰到驾驶行为。通过采用自适应算法，该模型能够根据驾驶者的行为和情绪反应，

动态调整调节机制，从而为驾驶者提供更加个性化和有效的情绪支持。 

5.3. 注重车内因素的权重分析 

实际上，除了交通拥堵和他人驾驶行为等外部因素之外，车内因素——例如与乘客的争执或不适宜

的车内环境，同样能够诱发路怒情绪(Hu et al., 2012; Nakagawa & Park, 2014; Smart & Mann, 2002; Ye et al., 
2023)。而车内因素引起的路怒可能需要不同的调节和干预策略，如通过改善车内交流环境、提供冲突解

决指导等方法来减少车内引起的路怒情绪，但目前市场上的专利产品尚未充分考虑这些内部影响因素。 
此外，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驾驶者的角色可能发生变化，从主动驾驶转变为监督或与车辆交

互(Meschtscherjakov et al., 2017)，其路怒的诱因和表现可能与当前情形有显著差异(Li et al., 2022a)。这也

要求研究者们探索路怒未来的变化以及开发新的干预手段，以适应未来驾驶环境中可能出现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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